
［楔子］

江南的严冬，万物枯萎。

许是雪下的次数和量数都不够多，这小村里连梅花都很少

见，一旦绽放便成全村颜色最白之物，便不幸从无意苦争春的境

界沦落成出头鸟，被没机会玩打雪仗的孩子摘完。此情此景，导

致年年梅与雪的高水平竞争还来不及开始，就提前结束。

大部分时间，天空都灰蒙蒙的，白天的成色不够纯，夜也不

够黑。而寒冷一直一直延续，成全一年四季的平淡无奇，跟嘴里

呵出的白色气团一样索然无味。

江南的严冬，我习惯天黑不久时间还很早很早的时候，就钻

进被窝里睡觉，刚钻进被窝那会儿，全身都立刻暖和起来，除了

双脚。十个脚指头，想达到跟身体一样的温度，如果没有热水

袋，总要过一个小时左右。

“小调，起来，快点起来。”

每个清晨，大约睡到四五点钟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

被窝还是暖和的。在这接下来的时间里，睡着睡着，双脚会渐渐

变得冰凉，眼睛也会自己慢慢睁开。那时候大概会是六点半左

右，也是我该起床去上学的时间。

小调，起来，快点起来。”

那天，我的双脚还在发烫，双眼还怎么都睁不开的时候，迷



迷糊糊中就被谁拉开了被角，还被使劲用力地摇晃着。我仿佛被

谁突然从另一个世界给拽了回来，赶紧坐起身子揉揉眼皮，然后

努力地把眼睛睁开来，瞳孔的开合跟不上光线的速度，被刺得一

下子重新合上。

“什么事情呀，妈妈？”

在刚才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我已经看清楚了，是母亲叫我起

床的。

母亲很少会在早上叫我起床。之前我上课从不迟到，全凭自

己养成早睡早起的良好习惯。

傻孩子，你不是一直想看下雪吗？你看看外面，那白

茫茫的一片是什么？”

“难道是下雪了吗？哇！”

十七岁的我，满脸天真的欣喜。我掀开被角，来不及披上衣

服，赤着脚就从床上翻落下地跑开来，然后拔掉门闩，打开

大门。

小调眼里是整片静谥的纯净。那似乎接近透明的白，散发着

一点点淡淡的清水香。那白色如此严密，我看不到哪里有黑点，

整个世界洁净得不可思议。

“好美啊！”

风刮过时，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都是风，站在风头上

的我就是风的一部分，肉眼所能见到的已经是全世界。

当妈妈用爸爸那件大大的风雪衣裹住我的身体，小调的嘴已

经冻得冰凉，却依然不断发出由衷的感叹。

和我一起看着这朴素的江南白的妈妈，在旁梳着长长的墨青

色的头发。她不知从那刻起，她的儿子就已把雪花的颜色从此牢

牢地铭刻在了记忆中。



雪不会经常下在江南。

这是小调见到的第一场雪。舍不得它们融化的我，像捡到水

晶一样捧在手，安静地看着雪花最终还是冷却了温暖的掌心，慢

慢自动变成一摊水，然后从冰凉手指的缝隙间流失殆尽。

当天傍晚放学后，小调爬上全村最高的山峰。

洒落一地的花瓣跟雪水流经过的泥土混合在一起，梅花都开

了，漫山遍野是深郁的幽香。

等到从气喘吁吁到呼吸恢复平静的时候，我就该回家了。

顺着蜿蜒的山路，一直往下走，小调才发现这史前也罕见的

黑色夜空，原来一直就在我的头上，而江南的雪曾经比白天的天

空都白。

仿佛已经历尽千辛万苦，一种孤独的归属感终于出现，开始

在浓厚的夜幕里召唤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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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无心坚持的僵持

这一季，樱花树开。

空气中弥漫着樱花细小、粉艳的瓣蕊。轻若羽絮，柔腻无

骨，随风而扬。舒展地，悠然地。

她们，已经习惯飘荡。

而事实上，她们也只能去习惯这种游荡。这是她们作为樱花

的际遇。樱花，是妖。传说这樱花树下是埋着寒骨的。她们萃取

了生命的精养，所以媚成妖冶。

分到这里来

我不喜欢樱花，因为她是妖。可是我每年都会在她的盛绽时

来看她的极度妖娆。

或许，这是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妖媚的女子。

我是叶暮，和“夜幕”完全同音。

我生在冬季的日暮时分，沐浴到的第一缕阳光是夕阳残落的

最后一丝余晖。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习惯沉静的理由。

我，是冬天里如夜的女子。

楚博拿下纠缠在我发间的花瓣。唇线悠扬。

又去看樱花了？

嗯。



我顺应着他的拥抱靠到他胸前。执起他手心中的花瓣，挥往

风去的方向。

楚博是我的情人。

我们在寂寞的时候拥抱和缠绵。天亮之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圆

圈，互不惊扰。既像爱情又不是爱情的相处，是适合现代都市空

虚男女排遣寂寥的方式。其依据，是对所谓爱情的强烈质疑。然

而，在这个少爱的城市中，这一点反而很少能被人们所接受。

毕竟，人，是渴爱的动物。

在清晨拥挤的人群中，我和陪伴了自己三年的锈迹斑斑的自

行车混迹在里面，目的地是学校。

在大街上穿过长长的车队之后，我回想起走出家门的时候，

家里纷乱的吵闹声，以及母亲那重重的关门声。

父亲的小厂涉嫌做假货，正在被工商整顿，他成天坐在家里

喝酒，度日如年。昨晚，他向妈妈借走家里最后的三千块钱，自

感荣幸地陪着前来检察的官员花天酒地，直到今天早上才回来，

却少了一只鞋子。

母亲因为只有小学毕业，四十岁都不到就退休，正捏着一万

块的遣散费等待被单位清退，心烦意乱。

年满十八岁那天，我一夜之间成为所谓的成年人。之后家里

如果有哪天不吵架，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情。尽管说家家都有

本难念的经。

所以遇见这样的早上，双方都马上进入了战斗状态，妈妈揪

起正要在破沙发上睡觉的疲惫的爸爸，爸爸刚刚闭起的眼睛立刻

变得怒目圆睁。双方好像对阵的将士，眼神电光石火，硝烟弥漫在

一排排武装过的盔甲之间，侮辱的话化身成长戈和利剑相互交叉，



那可以和杜比音效相媲美的争吵，转换成

刺向对方，一击即中，令两个人的牙根都疼痛得狰狞起来。

立体声格式，

像一条传说中的白龙分秒必争地环绕了整幢单元楼，雕刻进砖块

和窗户，在墙壁上凿进浓痕后消失无踪。可是无论这争吵声在楼

道上怎么震撼，各路邻居还是在自家的厨房或者洗手间里眼观八

方，稳如泰山。

此刻，我只想快点走出去。

小调早已经知道叫他们别吵是没有用的，说不定还会把自己

搭进去。

昨天晚上六点半，善于拖堂的班主任亲自来我家，他说：

“我在这所重点高中教了十几年的数学，碰到像您的儿子这

样的数学脑袋，还是第一次啊。”

然后他面带沉痛地告诉我的母亲，她的儿子的数学考试的成

绩是五十七分。

“刚刚五十七分啊，如果可以再做对一个三分的选择题，就

能换来一个天与地的距离。”当时老师的表情是痛心疾首的。

母亲左边的脸正对着老师，微笑着说自己没教育好孩子，多

谢并太麻烦老师。母亲右边的脸上有一只眼睛对着我，只射出一

道锐利的光线，穿过校服透过胸腔直刺我恐慌的心脏。小调的血

液顿时在体内纵横的血管中间差点凝固，心脏被吓成跳得一下快

一下慢。

客客气气送走老师，母亲一把拽着我冲到阳台，抄起一个不

锈钢衣架，朝我左边的肩膀劈下来。

她的儿子在数学考试之后，得到的全市高中生篮球技术比赛

第一名的奖状，立刻疼痛得永远都来不及和她一起分享。



今天早上阳光明媚

小调的手臂上，衣架的钢印刚刚浮现出来，立刻又被追加上

几个痕迹更清晰的红印。

，却挡不住昨晚的疼痛偷偷在手臂上延

续。我在出门前，用袖口把手背上的淤青仔细地盖好。

母亲从和父亲指手画脚的争论中忙里偷闲，给我一句诅咒：

“皇天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儿子！你出门被车撞

死算了！”

风帮妈妈重重地带上了门，超重低音震得我耳膜有点痛。

到教室后，小调仍找不到理由，可以否认掉说那冷冰冰的话

的人，是我的母亲。

上课铃响了，透过同桌打开的铅笔盒，我看见翻盖上的日

历，距离小调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雪的时间，已经过了整整

两年。

短短的两年，已经什么都变了。雪没有再下，母亲不再安

详，父亲也不再像家里的一根脊梁。

一切总是喜欢变个不停，最后让人以为变就是不变，这个世

界就这样。

我翻出课本，摞成一摞，双手交叉着，把头深深埋了进去，

末了，又抬出一双眼睛，静静等待铃声响起。

学校里有一片杉树林。在拥挤的林阴道深处。

杉树没有柳枝轻摇的柔媚，只是一径耸立，笔直入云。是让

人感觉坚毅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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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我喜欢在冬天起雾的冷寂月夜兀自站立在林中。

月，隐在夜雾之后，悬在杉木的最顶端。叶落尽，孤月独

在。纵然是刚强的杉，也无法不在此刻显出无端的失落。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我靠在树边细吟着。恍然间，与杉木交织成一体。

楚博第一次遇见我的地方也是在这里。一样的缺月和疏木，

一样的青雾，一样的夜。

或许，他所诧异的是，在如此喧扰炽烈的校园中，竟会有如

此清冷的场景和如此冷清的背影吧。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他低诵着接下我所念的，合为完整的《卜算子》。

孤鸿决绝地飞翔，有无法说服自己妥协的倔强。

我在树间回头，他在夜雾中微笑。

凌楚博，

那一次是他突然想要缅怀校园，于是不惜自东往西，横穿整

个城市来到学校，用去整整一天的时间。

他一向是个率性的人，不愿为生活所缚。

我想我是很有可能爱上楚博的，并非因为厌倦寂寞。

苏轼笔下的孤鸿不肯只是因为疲倦而随意停驻。那是清傲。

而我，不可能允许自己爱上一个不肯爱我的人。这是清醒。

有人说我是一个太感性的人，所以总是写着悱恻的文字，吟

着缠绵的诗。又有人说我是一个太理性的人，所以总是可以说服

自己走出情绪，即使依靠的都是一些常为人所引用却又往往无所

效尤的理由。

晚挚说我是一个能够用理性去调协感性的人。在理智默认的

前提下，我可以义无反顾，纵使全然迷失在感性的操控之中；然



一个人，是不能够一无所有的。

而当感性遭遇挫失，终将无路可走时，理性能够在我纵身下跃之

前将我拽回崖边。

而我知道的只是

在有人愿意而且能够为我所拥有时，我甚至可以全然丢弃我

自己；而在没人能够被我拥有时，我，也不过就只剩下一个自己

而已。

楚博说，我们是生命中偶尔交错的两颗流星。

于是，我看到了深崖。

老师的神态十分端正，左手拿书，右手的前三个手指稳稳地

捏着粉笔，一边讲课，一边转身从数字融入黑板，用抑扬顿挫的

声音给整个教室的空气详细传授知识。在重新面向我们之前，我

们只能看见他衬衫后背隐约透露出的汗。

不喜欢数学的同学上数学课，就好比一位天下第一的武林高

手非要将毕生功力传给一群孩子，几个原本不想涉入江湖的孩子

也不得不浪费时间，乖乖地接受这所谓的真传，而事后为了能够

一心一意地接受和平思想，还要花大量时间将这永远都学不到最

高境界的武功逼出体外。

小调周围同学的视线被集中在黑板上，脱离不掉所谓的知识

的磁场，像一群沉溺在武侠小说里的孩子，迷恋着数字组成的另

一种刀光剑影。我又看看黑板，上面五颜六色的密密麻麻的字

体，被我们集中的视线反射得仿若闪闪发光，一副神采自得的

模样。

很喜欢学习自己想吸收的东西，当我有自信能够确定，那些

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坏处。我就是不喜欢听别人嘴里冒出来的

话，那种个人的理解，即使在黑板前讲得再怎么头头是道，也一



定和哪怕是最合理的课本都会有出入。

我怀念起长城。小调还记得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一

篇刘厚明写的散文，叫作《长城砖》。散文里说，我们的长城是

除了荷兰的围海大堤之外，宇航员在太空中唯一能用肉眼辨认出

的人类建筑。我好想飞到地球轨道外，从高空往回看，看长城的

模样。而此刻窗外是淡淡的阳光，逐渐让整个教室变得温暖。再

过三个月就要高考了。浅薄的小调没办法融入这个安静得有点神

圣的教室，只是在试着用心估算人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彻底摆脱

地心引力的束缚。

但是现在，我得拼命把自己出神的思绪装进书包，关进课

桌，只是为了回答老师突然提问的题目。

“陈小调同学，上来演算这道题。”

老师指了指黑板上三道题目中的一个。

他总是明知我不会做题目，还是要小调上台耍宝。

沉默夹杂难堪，我挤出了座位，站到黑板前。两位班上的数

学天才也被老师叫上去，和我一同算题。

老师站在一旁，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下巴，在所谓的数学王

国里遐想着什么。

同学们看不见被我挡住的小调的答案，实际上这道题我做不

来。可是小调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我先用粉笔在黑板上面画了一

个圆圈，然后用蓝颜色把那个圆圈慢慢地、用力地涂实。涂实之

后，我低着头又等了好久好久，两位数学天才才在小调的身旁，

把简短答案用白色粉笔艰难地演示完。

“你们都下去吧。好，同学们，现在我们来看看三位同学的

解答。”



沾了两位高分之星的光，我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

当老师拿起教鞭，用棒子的尖头眉开眼笑地指着第一道题目

的同时，同学中爆发出阵阵的哄笑声。

“大家不要笑，又不是看仓鼠跑圆梯。”老师皱眉说完，先迅

速给第一位同学用红粉笔画了一个钩，然后跳过我的题目，几乎

看都没有看，又给第三位同学打了一个大大的钩。

“小调同学，请问你这个蓝色的圆圈是什么意思？”又是轻轻

的笑声为老师的问题在旁伴奏。

“我不会做这个题目，所以画了一个地洞。我的忏悔，已经

从这里钻进去了。”

我把双手背在身后，直直地站立着，认真地回答老师的问

题。然后微微转头，发现全班同学都在用欣赏的眼光看我，好像

我是一直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外星人，如今终于被发现，于是要被

马不停蹄地展开研究。几位平时比较聒噪的相当敬业，已经在交

头接耳，开始交换权威观点了。

“你既然不会做，那为什么还要上来做题目呢？”老师继续

提 问。

“对不起，我很不喜欢数学课，本来这节课我是想去打篮

球的。”

那些笑料好像突然发霉了，没有人敢再发出什么声音来，就

这样沉默了几秒钟。

“那么从现在开始，陈小调，你永远不要再出现在你不喜欢

的数学课堂上，好吗？”

老师在肃然紧张的教室的空气里发出命令。他终于想开了，

我想谢天谢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推开教室门的时候，老师在我背后用一种竭力压抑的愤怒的

声音说：“带走你的篮球，从后门滚，

左手一把抓住篮球的小调，脚步踏过最后一排课桌下的水磨

石地板。把守着后门的一个同学瞪着我，狠狠地低声说：

“浪费时间的家伙，滚蛋吧！”



［第二章］

旋涡是大海试飞的翅膀

晚挚是和我太相似的女子。从碰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

我和她注定相遇。

我几乎每个星期的周末都会去图书馆。那里，其实是一个很

轻易就能窥视到一个人内心的地方。人都是有窥探的欲望的。窥

探，是寻找同类的触角，释放出一种特别的气味，只有相似的人

才可能闻得到。

忧郁的人会看的书只有两种：和他一样忧郁的，或者说服他

不要再忧郁的。我们可以在人前佯装着第一千零一次的洒脱，但

最终还是不可能对自己撒谎；而快乐的人，也不可能去看愁绪满

布的书，这个时候的他，连无病呻吟都不会，又何必故作深

沉

我常去图书馆。不过不是为了去窥视，而是为了被窥视。

楚博说我内心幽闭得找不到缝隙，让他如置身暗夜，伸手见

不到五指，更枉论要看清楚我的表情了。而且，我是极端被动的

人，即使知道寻找的方式也不会刻意去追寻。我，没有那么大的

热情。

所以，我只能等同类来寻找我。



一等就是十八年。

晚挚，出现在我等待着的第十九年。

我们几乎是同时，把手伸向书架上的那本书

《灵魂只能独行》。

我们碰触到对方的手指，只一秒，就认出了彼此。

晚挚同我，一样的星座，一样的静默，一样的疏于表露。也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贴近对方的心魂。这不是所谓的心灵

感应，而是因为她就是我，我也就是她。也许晚挚说的没有错，

我们本是一体，但是因为太幽暗，所以上帝把她一分为二，化为

两个分身。毕竟，一个躯体是载不动那么多沉重的。

也正因如此，我们都没有刻意寻觅对方，却又在同一时刻被

对方寻获。

我双手捧着篮球，安静地从三楼一步一步走下来。

离开了教学楼，篮球开始活跃起来，随着我的手，带着节奏

一拍一拍使劲地跳跃着，好像已经闷了很久很久，此刻终于快乐

地跟着我奔向操场。

操场上对立的两个篮球架，无论风吹雨打，都一直高高地耸

立在天空下面，不为所动。

站在两个篮筐中央，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漂亮地左手运球，

右脚同时向前开始突破。在离篮筐还有一米半的地方，我的左手

背过身后，篮球随之从地面反弹，接着顺利转移到我的右手。

空荡荡的打球声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场，我只能想像出一个

虚拟的对手。我想，他一定比我高，比我壮，运球技术却怎么都

不如我强。

在应该高高跃起的地方，我用一米八零的身材出手，篮球擦



篮板，无法抵抗这精细的衡量，乖乖刷进了篮筐上的球网，我的

手臂却还停留在离目光很远的地方。

太阳光直射在小调的脸上，照耀出我瞳孔里雄壮的教学楼

那里传来阵阵朗朗的读书声。

而我的脚步继续在这块长方形的场地上前突后退。每一次投

篮，都会有蝴蝶在不远的草地上用花一样的翅膀，作舞蹈般的飞

翔，游荡过花坛和足球场，一起赶来为我助威加油。

汗水就这样从开始一直流，流到我决定投最后一个球的时

候，衣服已经湿透。

最后一个球，我打算把球投偏，留点小小的遗憾，好让自己

下次练球还有一个小小的理由。球还没出手，身后却传来一阵掌

声，很稀疏，听得出仅仅来自于一个人。

我转回头来的时候，双脚刚刚着了地。身后站着一个女孩。

花坛太不安静，在校工刚刚修剪过枝头不久的树下，那些花

儿尽情怒放，一些花瓣被风吹得四散，肆意招蜂引蝶。而被风的

线条牵引到空中散发的花瓣，再轻舞飞扬，都不如她的空灵

飘逸。

这看似虚幻实际纯净的空间里，一只冷冷的孔雀，向前踱一

小步又一小步，环绕着自然的芬芳，就这样和小调交接气息。倘

若再近一步，小调唯恐会呼吸混乱了。

一束黑得发亮的头发，只打了一个简单的结，被她折叠向

上，绾在脑后。浅黄色的上衣套着白色无袖球衣，搭配着蓝色复

古牛仔裤，格外活泼。

她的身材高挑，看上去有种安静的瘦。

“篮球打得很不错啊，怎么可以没有人给你鼓掌！”



“你是谁？我一直在这里打篮球，怎么都没看见你？”

“我叫许静。”女孩伸出右手，笑意盈盈。

“要我教你打篮球？”我愣了一下，正打算把篮球交给她。

“不是啦。”她的双眼一直盯着我笑，“介绍一下你自己啊，

傻瓜。”

“啊？哦，我叫陈⋯⋯”我握了握她的手，脑中一片空白。

“不用介绍啦，高三（七）班的陈小调，校篮球队的主力前

锋，谁不知道你的鼎鼎大名啊？不过我真没想到，你好像比女孩

子还怕羞哎。”

许静在我的开口未完成之前，说完她的话就立刻松掉我的

手，然后一个劲儿地抿着嘴笑。

我看了看四周，觉得这样的对话不好玩，是因为身后突然传

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波及到四周一直乱舞的蝴蝶，都瞬间失踪。

下课了。

或许不时带领校队在各种篮球比赛里夺冠的我，在篮球场外

却一直主力难当。

黄昏，悠长的甬道。

这一处幽径，烙刻着我斑驳的脚印，通往一个叫作夜的

地方。

沉浸在夜幕之中，尘世静谧。只有这时，我才能强烈感觉自

己的存在

心脏，隔着胸膜撞击着我的胸膛，一下，一下⋯⋯

身体是热的，呼吸微温，四肢感觉着疲累。



生命，在安静中延续⋯⋯

夜里，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也就什么也不看。垂眸之

际，世界仿佛在急速浓缩，从无尽遥远的地方向我狂奔而来，炽

热地拥搂住我的身体，不再蔓延开去。

我从不失眠，因为我喜欢在静寂的夜里拥抱着自己入睡，渐

渐与世无觉。然而有的时候，我一拥抱自己，就会蓦然发觉夜那

前一秒还存在的安抚竟然转瞬间消散无踪。

她无端地转身离我远去，比来时更迅速。我失去了她的气

息，被丢弃在一味的黑暗之中，恍然失措。

世界在那一刻又突然离我极远。我好似跌入了一个无际的空

洞。无限坠落。

睡着只一秒就会从窒闷中模糊转醒。蒙眬中，只感觉有人伸

手用力掐着我的喉咙。我不能呼吸。无力挣脱，我的身体仿佛已

经被完全地抽空，连抬臂都成为一种艰难；想呼救，却发不出完

整的声音。所以，也不可能有人听得到如此细弱破碎的低吟。

我终于全然清醒，在堕入绝望之前。

我看见自己紧拥着冰冷的身体，瑟瑟颤抖。

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遭遇这种情形的。

那一场场找不到对手的搏斗，用尽了所有的气力也不知道究

竟是因为什么。甚至到后来，在挣扎之前我已经能够清楚地意识

到这种角斗的开始，也能够清楚地告诉自己得以摆脱她的唯一方

法就是彻底清醒过来。

我还不想遗弃自己。于是，我在黑暗里拼命企图睁开双眼

晚挚从隔壁寝室的阳台翻墙过来，爬到我的床上把我摇醒。

这是我第一次在挣扎疲惫之前得以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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